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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祥卧冰的故事似乎不是或不仅仅是我们望江
人的“独门绝活”，存在姊妹篇，就像某个天体，有着它
的伴星。科学家说：很多天体都存在双星缠绕，甚至包
括地球。我一直信，并喜欢双星缠绕这个天文现象。

百度称，王祥卧冰的故事河南洛阳曾有发生，
洛阳人记载得有枝有节，有板有眼。洛阳谷水以西
有河，名王祥河，而这条河也是由于王祥卧冰求鲤
的故事所引发，并被称作孝水。洛阳人称王祥为晋
代琅琊临沂人，汉末遭乱，王祥搀母携弟避地庐江，
洛阳人说的庐江为现在谷水以西的王祥河。

有史料记载，王祥（184年～268年），字休征，魏末
晋初人，曾做过温县县令、大司农、司空、太尉、太保等。
传说他小时生母早丧，继母朱氏多次在他父亲面前说
他的坏话，使他既无母爱，也失去那个还幸存着的父
亲的爱。继母患病，想吃鲤鱼，适值天寒地冻，河里结
冰无法捕鱼。王祥不计继母不慈，竟解开衣服卧在冰
上，冰忽然自行融化，跃出两条鲤鱼。继母食后，病愈。

唐代房玄龄主编的《王祥传》称：祥性至孝，早
丧亲，继母朱氏不慈，数谮之，由是失爱于父。每使
扫除牛下，祥愈恭谨。父母有疾，衣不解带，汤药必
亲尝。母常欲生鱼，时天寒冰冻，祥释衣，将剖冰求
之，冰忽自解，双鲤跃出，持之而归。房玄龄未载卧
冰事发生在何地，《晋书》亦未说明，似故意留一念
想于后人。王慈湖《纲目集览》谓：卧冰池在望江。王
慈湖即王幼学，望江人，元时八大名儒之一。

望江人一直认定王祥卧冰求鲤的故事发生在望
江境内。《望江县志》记载：王祥，晋代山东临沂人（看
来出生地没有大的争议）。因避乱来到望江城南一个
村庄隐居。他的生母早年去世，继母不慈，他也尽心
侍奉。一个数九寒天，继母得病，想吃鲜鱼，王祥四
处买不着，于是不顾天寒地冻，跑到村庄附近池塘
解衣卧在冰上，厚冰被他暖乎乎的身子化开一个窟
窿，跃出一对鲤鱼。继母吃过鲤鱼，病痊愈。

望江虽没有一条河叫孝水或王祥河，但迄今，
我们望江人将其求鲤的池塘定为“卧冰池”，千百年
未改。所居村庄定名为王祥村。由于县城建设，村已
成为城市的一部分，遂改名卧冰社区。池塘边原有一
小桥，定名为“卧冰桥”。明万历十四年（1586）知县杨
延荐在池边立下一块石碑，碑上刻着“卧冰池”三个
大字。康熙三十一年，郡同知王经方建卧冰池兴孝
亭，亭边建了庙宇与小桥。沈镐曾撰文称，（望江）城
中有推车巷，曰王祥推车。南台山背隈中有柰园，曰
王祥守柰。南台山顶有孝井，井形八角，人传为王祥
汲水供母处。清代望江知县刘天维曾为此写有一诗：
谁争跃鲤在临沂，皖上犹传避地时；总是人情思孝子，
不妨多记卧冰池。这些池、桥、亭、庙、井，现虽难以觅
得，但它们在望江人的心中仍然坚定地存在着，仍然
继续着它对王祥孝爱之心的赞赏与褒扬，继续着望
江作为孝爱之乡对孝爱之举的传承与广播。

一直以来，望江被誉为孝爱之乡。在隋开元时，
一度被称之为义乡。据乾隆《望江县志》载：“陈隋
间，县有烈士助国平难，隋文帝旌为义乡。”隋开皇
十一年改为义乡县。历史并没有告诉我们后人，当
时有多少望江先辈助国平难，我亦未能求证是哪次
义举，平定的是哪次国难？但可以肯定，乡人的义举
一定感动了隋文帝这位开国皇帝！所以我断定，望
江那些助国平难的义士一定不是一个小数目，且平
定的事件也一定不是个小事件。

我想，望江应该是先有孝爱之名，然后才有义
乡之举。古之孝义同举同志，不义者必不孝，不孝者
肯定没有义举。这似乎也是一对双星缠绕。望江这
对“孝义”双星无一不在诠释着望江人内里广阔的
孝爱内涵，演绎传诵着人间的正道沧桑。

古今孝事，本不惊天动地，乃凡人凡举。《圣谕
广训·孝训》称：夫孝者，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也，
分内之事而已。既谓天经地义，我想应该没必要在
洛阳与望江之间取舍与纠缠，论出个尺长寸短，断
出个金镶玉裹。孝行理当为天下人应有之德行，那
洛阳应该有王祥，望江当然也就肯定有卧冰。

不过孝行一旦做出，便又不是凡人凡举了。中
华五千年，这种孝行毕竟只有区区二十四例，虽可
能挂一漏万，但毕竟已漏，因而这没漏掉的二十四
例便又有了轰轰烈烈深长的意味。

现望江城内有一路被定名为三孝路，三孝当然
就包括卧冰这一孝。三孝路并不宽，一来一往双车
道，柏油路面，全长不过两千米，两千米后便拐了
弯。拐了弯的路也就不叫三孝路了，两边店铺虽繁
多，但不算繁茂。这似乎在诏示我们这些行走其上
的望江人：尽孝之路与其他路并无二致，它也是平
坦的，也是现代化的道路，它在随时随地等着你，
它甚至就在你我的身边与脚下。尽孝之路并不长，
但很多时候你必须走，否则，你会七弯八拐，甚至
可能走进死胡同，无法到达目的地。

双星缠绕的
王祥卧冰

叶帅是我发小，文都桐城西乡青草塥三湾
河初中同桌。

一转眼，我和叶帅认识迄今48年矣。曾祺
老人说，少年羁旅，可念也。

初见叶帅，见长得瘦细，像他们家毛岗复兴
岭山上芭茅草一样。叶帅学习成绩好，文理同
步。书香三河不是白给的，我们的老师是西乡名
师——朱氏兄弟，其贞、其谦。我们班当年学习
氛围好，群雄逐鹿，那年初中中考，一个班考取
了6个中专生，可以进城吃“红本子”。叶帅是班
上翘楚之一，受人仰慕，风光无限。加上小字写
得一笔一画，细细长长的，好看。

叶帅有点怪。
班上男同学阿权、阿亮问他数理化题时，叶

帅热情耐心，似春雨，似和风，循循善诱。对我呢，
青睐有加。做不来，干脆照本全抄。抄着抄着，那
年中考我数学考了71分。三年后，我做了中学数
学教师。再往后多年，我教的数学课代表成了湖
南大学博导。一次博导笑我：老师，看你当年上课
一支粉笔，一本书，貌似飘逸，可总觉得少点什
么，心虚吧？我大笑，博导就是博导，这都看出来

了，幸亏我早早逃离了，否则真的误人子弟。
叶帅对班上女同学又是一副面孔。她们说

他脾气暴躁，跟女同学独处不安静。女学习委员
莲子成绩不在他之下，想就相关习题和他交流
讨论一下，叶帅眉头一皱，两眼瞪得牛卵子一
样，大手一挥：”去，去，去，我没时间！”弄得莲
子、玲子、枝子她们再也不敢惹他了。

好多年后，一次在宜城菱湖之滨踏青，自湖
心路穿越宜城路，从叶帅住处楼下过，望着阳台
上在风中飘摇的叶帅破旧发白的红背心，我心
里一激灵，当年的叶帅是装的，他骨子里还是愿
意和莲子、玲子她们交流沟通的。

叶帅志存高远，初中毕业继续读高中，大学
毕业后分到宜城肉联厂制药，叶帅大学本科学的
是兽医。兄弟们久别重逢，其乐融融。我和阿伟、
阿双、阿峰时常在叶帅单身宿舍里打平伙，斩安
庆盐水鸭，大南门牛肉脯，再在厂部小卖部来上
几包五香花生米，用热水瓶、塑料桶装安庆天柱
山啤酒厂“七仙女”牌散装啤酒，常常喝得天昏地
暗两眼昏花，七仙女何在，人生何求？

醉意朦胧时，叶帅常跟我们烧包，他在淮北

给年轻母牛接生，牛把他手膀子夹着肿得好高，
痛了好多天。他还时常显得神秘高深鬼鬼祟祟
的，让我们四个在三河初中出来的兄弟请他喝
酒，要一对一请，他要教我们生儿子的秘诀，说
是在淮北实习时一个老中医给他的秘方。也还
真怪，包括他自己，我们这五个三湾河出来到安
庆的兄弟全生了儿子。

喝着喝着，我发现叶帅身边多了个白裙飘
飘的女孩，女孩是中学英语老师，安庆小妹。安
庆小妹就是好看，像三月的春江水，灵秀、温润。
英语教师大家闺秀，一家出了四个大学生，两个
妹妹出国定居，弟弟是安庆一家著名的纺织企
业上市公司老总。渐渐地，我还发现，那女孩似
乎不太喜欢叶帅常跟我们一起混了 。

有个周末，去叶帅单身宿舍，是厂部旁边一
个二层小楼。见叶帅正在漫不经心地用镊子清
除七八根来历不明的猪尾巴上的黑猪毛，说是
等一会用煤油炉炖着吃，惹得我口水直滴，整整
在他身旁无话找话地守护了大半个下午，仍不
见他有留我共同分享的意思，只得悻悻离去。回
到家，我直奔卤肉店，斩了满满一盘猪尾巴，咬
牙买了两瓶瓶装“七仙女”啤酒，男人啊，要对自
己好点！一边吃，一边对“仙女”说，重色轻友哇，
猪尾巴是要和白裙子共享的呗。没出息，讨了老
婆忘了兄弟！

此后，我隔三岔五都要斩点猪尾巴吃。快40
年过去，我还时常想起那年杀猪厂的猪尾巴，一
直没机会问，叶帅，那天的猪尾巴是啥味道？

那年的猪尾巴
陈向东

现代人离婚要去民政部门办理手续，古人
离婚时也要写“休书”一类的证明文件。从敦
煌的一个山洞里就出土过很多份唐代的“放妻
书”，其中有一份这样写道：“凡为夫妇之因，前
世三生结缘，始配今生夫妇。若结缘不合，比
是冤家，故来相对……即以二心不同，难归一
意，快会及诸亲，各还本道。愿娘子相离之
后，重梳蝉鬓，美扫蛾眉，巧逞窈窕之姿，选聘
高官之主。解怨释结，更莫相憎，一别两宽，
各生欢喜。三年衣粮，便献柔仪。伏愿娘子
千秋万岁！”

简单地解释就是：丈夫很宽容地对妻子

说，既然我们没有缘分，不如当着亲朋好友的
面，好合好散。离了之后，我还会负担你的三
年衣粮，希望你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再嫁个更
好的人家。

明明是一封离婚协议书，却写得像一封情
书般饱含情意、缠绵悲怆，字里行间充满了理
性和祝福。明明是两个人过不到一起要分手，
却一步一回头，恍似一场深情而无奈的告别。
从这份协议书中，我们并没有看到男尊女卑的
一面，看到的反而是婚姻自主、男女平等和离
婚男子深厚的文化素养和善良的心态。大唐
子民以其独有的风度和胸襟，把婚离得如此深

情款款，即使隔着千百年历史云烟，这人性的
至善至美依然透过重重岁月尘埃的覆盖，释放
出高贵的光芒。

反观眼下，当婚姻关系到达离婚的份上，
往日的情分往往一扫而光，夫妻双方很多是恶
言相向，拳脚相加，忘了今天的结局皆是往日
自我选择的结果。最终落实在夫妻共同财产
分割和孩子抚养等问题上，更是寸土必争、分
毫不让，一定要争个头破血流为止。更有甚
者，因愤激而阴暗的心理作祟，宁可自己过不
好，也要让对方过得不舒坦，把“一日夫妻百日
恩”演变成“一日夫妻百日仇”。

人生不如意之事，十之八九。不只是婚姻，
很多事情都会随着时光的流逝，逐渐改变了原
来的初衷，失去了原本的面目。这其中有自己
的原因，也有非人为的因素，但无论如何，在感
情破裂、无法挽回之际，不妨借鉴一下大唐子民
的做法：适时放手，把过去的辛酸、悲喜都化成
美好的祝愿，还彼此一个海阔天空。

唐朝的离婚协议书
刘志杰

老家桐城有一条不显眼的小
巷，没有六尺巷出名，但比六尺巷
略宽一点，长约三四百米，犹如一
条时空隧道，南北连接着繁华的龙
眠中路和古朴的北大街。据说明清
思想家、哲学家、科学家方以智老
先生曾在此居住过。

小巷有一个神秘的名字：寺巷。
我 一 直 在 琢 磨 ， 之 所 以 带

“寺”字，理应这里曾有一个什么寺
庙吧？坊间传说是有的。

上世纪中叶，我姑姑家就住在
寺巷中段的一个四合院里。四合院
有四户人家，都沾点亲戚。院里有
几棵桂花树和石榴树，都有些年头
了，每当石榴花绽放，桂花盛开，
色香俱全，安适如常。四合院的大
门朝南，门前有一垄菜园，后面是
城关镇政府，左边是粮库粮站，右
边与县委大院一墙之隔，是喧闹中
难得的一处幽静庭院。

1960年代初，父亲在外闯荡近十
年，拖儿带女回老家。父亲分配在三
十里外的孔城中学任教，一周难得回
来一趟。母亲带着两双儿女，居无定
所，便暂栖姑姑家。自此，寺巷里常见
我们活蹦乱跳的身影。

姑姑是典型的家庭妇女，身材
高挑，清莹透澈，有些洁癖。虽然
文化不高，但办事麻利，快人直
语，处事公道，当时是红旗居委会
一个童姓大组长下面的一个小组
长，人称“寺巷总理”。巷内有几十
户居民上百号人口，姑姑整天东奔
西走，北访南巡，过问着这里的家
长里短、鸡毛蒜皮。

镇政府是寺巷里的最高首脑机
关，两排平房，形形色色的人进进
出出。那穿着中山装，胸前戴着领
袖像章，拎着黑色的人造革皮包，
或步行，或骑着自行车的，一看就
知道是镇政府的人。

寺巷最热闹的地方应该是粮站
了，计划经济时期，口粮食油按人
头按量供应，有时粮食紧张了还要
搭配些山芋干玉米粒之类的杂粮。
每月工资一到手，家长首先考虑的
是把一家老小的柴米油盐买回家，
心里便踏实了。每天，粮站门前人
头攒动，车水马龙，吃商品粮的人
手里拿着牛皮纸壳子的粮食本，骄
傲有序地排着长长的队伍，买米打
油，别无所求。

那个年代没有自来水，靠近县
委大院墙根下面有一孔水井，是四
合院周边十几户人家的生活水源。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很小我们就知
道帮大人抬水浇园。有一年遭遇旱
灾，水井接近干涸，父亲便将绳子
拴在我的腰间，把我吊下几米深的
井里去淘井。那时候孩子多，没那
么金贵，我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
毫无胆怯，还觉得挺光荣，吊上井
的时候像个小泥猴。

夜幕降临，闹腾一天的寺巷渐
渐静了下来。那时候也没有电，夜
晚的寺巷寂静漆黑，阴森可怖，后
来通了电，竖起了几根木质电线
杆，一盏盏低瓦的电灯泡发着昏暗
的淡黄色光亮，一群群小飞蛾无声
无息地围着浊光起舞。那时母亲在
北街小学当毕业班的班主任兼语文
老师，常常利用晚上时间去学生家
家访，夜深人静时，姑姑常常拉着
我的小手，打着手电筒，到巷口等
候夜归的母亲。

1980年代初姑姑积劳成疾，驾
鹤西去，还没到六十岁。当时我在
千里之外的军营服役，直到我回家
探亲，才知道我从此再也没有姑姑
了。我带着买给姑姑的礼物，发疯
似的跑进寺巷，在姑姑遗像前久跪
不起，从此我再也没有去过寺巷。

数十年间，几乎每次回老家，
开车经过龙眠中路，路过寺巷口
时，都会情不自禁往巷子里望上一
眼，寺巷依旧在，但早已物是人非。

千年寺巷，正在静静等待着老
城改造重换新颜的那一天。

寺 巷
叶 炎

我是在长江边长大的，长江不仅哺育着
我，还承载着我的儿时记忆。

幼年时，父母带着我乘船从安庆到南京治
病，随着洪亮的汽笛声响起，轮船慢慢离开
码头，缓缓在江面上行驶着。我好奇地问：

“妈妈，这里的江水从何而来，又将去哪里
呀?”妈妈微笑着说：“孩子，这是长江，咱
们的母亲河，它像一条巨龙，源自遥远的高
原雪山，一路奔腾，最终汇入浩瀚的东海。
想多了解它，就多看看书吧，书里都有。”于
是，从那以后，长江留在了我的心里，对我来
说，长江同时也是一条引领着我、点亮我身体
康复之光的河流。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对长江有了更多了
解，并对长江的终点——东海充满了向往，希
望有一天能在那儿的海滩上留下我的足迹。

十六岁时，妈妈为了让我开阔眼界，激发
我康复锻炼的勇气，带我去了上海世博会。当
天下午，我们来到外滩，看到了黄浦江和壮观
的东方明珠塔。那天我虽然很累，但非常激动
和开心。望着东流的江水，我也在思索自己的
未来，是否也能如江水一样，从西到东，经历
了许多曲折和变迁之后，始终坚定信念，勇往
直前，最后汇入大海！

两年后，我和妈妈再次来到上海，这次是
为了看病。我做了一个肌腱矫正手术，打了两
个月石膏。在打石膏的第十天，妈妈带我去南
通做康复治疗。汽车经过崇启大桥时，我再次
看到了宽广的长江。我们在这座五十多公里的
大桥上行驶了半个小时。后来得知，崇启大桥
距离长江入海口只有七十多公里。由于地处长
江入海口，是所有跨越长江大桥中最靠近大海

的，被称为“长江入海第一桥”！
现在，妈妈在安庆长江边买了房子，我离

江边更近啦，经常在江边的公园里锻炼、跑
步，习惯了轮船的汽笛声和发动机的轰隆
声。在江边公园里吹着风，听着戏迷们唱着
黄梅戏，身心舒畅，生活中的烦恼和压力都
被抛诸脑后。有时，我会爬到防洪墙上远眺
长江美景，心胸顿时无比开阔。在安庆，不
得不提振风塔——万里长江第一塔。老话说

“过了安庆不看塔”，振风塔也叫万佛塔。它
是我们安庆人心中的灯塔，一看到振风塔，
心里就感到家的踏实。

我深爱长江，我清楚家乡的长江水可不是
一成不变的。前年夏季全省严重干旱，整整两
个月没下过雨，那时候的长江像一位美少女，
温柔恬静，映照着天边彩云，干涸的江滩上有
几只水鸟在觅食。可最近暴雨连连，这几天我
去长江的防洪墙上看长江，凶猛的江水早就把
江边的公园给淹没了。

人生命运亦是如此，时而宁静温柔，时而
挑战重重。生命长河里，有惊涛拍岸，也有柔
风甘雨。但每遇困境，我们都要靠着坚韧和智
慧化险为夷、勇往直前。

我爱长江
张晨越


